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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典的江南风光景观是逐步形成的，长期以来，水环境和火耕水耨并没有形成有序的人工景观的大发展。六朝时期，屯田制度下出现初步的圩田与河道与棋布景观，直到唐代中后期，江南好风景的各个层面才开始形成。唐末，吴淞江流域形成了以大圩和塘浦河道的网络形态，局部形成完美棋布化的状态。在这种网络基础上，美丽的农田景观配以一定量的野生风光，特别是水面渔业环境与野生植被，形成经典的江南风光。通过唐代诗人的气质性描述，文学中形成了江南好的经典印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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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吴淞江流域为主体的太湖东部是历史上最经典的江南地区。“江南好”的文学意像往往首先指这一地区。然而，“江南好”景观形成却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汉代时没有人讲江南好，六朝长期的发展，河道与农田景观不断地从一片沼泽中形成，唐代就有江南好的意像了，到唐末，竟然发展到“人人尽说江南好”的地步。
早期的景观是湖沼与大圩，圩田只是存在于低浅滩的部分。在普遍的沼泽化状态下，原始的塘浦河道景观是散乱的，冈身地区的塘浦实际上是一些由自然潮沟形成的自然景观。“当上海地区海岸向进缓慢甚至停顿时，较粗颗粒物质（如细沙和贝壳）富集于潮上带形成相对高起的缓冈。”在这些地段上面，野生的植被也并不是很丰富；低地区的塘浦是“在低地上发育的平行缓冈和海岸的古潮沟，在海岸线不断外移的基础上，逐渐延伸形成一种机横向水道。”
这种环境无美丽可言，到了是浅滩与沼泽，在开发低地以后，才形成了笔直的塘浦和圩田。六朝末期，常熟一带已经出现了网络化河网，五代时，在区域政治的推动下，形成了整体性较强的网络化景观，这种河道与河岸上的植被，圩田与圩田中的农作物，共同塑造了江南田野风光。
一 长期的火耕水耨
最早期的北方文人印像看，人们对江南的观感一般停留于“火耕水耨”水平。这种火耕不是伐树的火耕，在一片沼泽地带，没有什么树木。火耕之火主要体现在烧杂草上。西岛定生对火耕水耨作过非常经典性的研究，只是当时的日本学者并没有将其与圩田内的休耕相联系。对于火耕与野草的来源，应劭注《汉书》“火耕水耨”时讲“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草，一种是休耕田的草，一种是耕作中的草。日本学者和清人沈钦韩没有理解到烧草的草从何而来。
其实正从大圩中的休耕地产生。当时的大圩也是轮休的，像《吴郡志》中郏亶水利书所讲的那种休耕一样，
休耕存在，火耕就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元鼎三年，江南水灾，人民被饥。汉武帝言：“今水潦移于江南，廹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处于火耕水耨状态的人民在遭受水灾时，要从巴蜀之地运粮于江南。与江南相比，江汉平原也火耕水耨，遇灾后野生资源可以解决饥民的就食问题。“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
江南要靠它区接济的事实表明，早期的圩田开发没有森林环境的依赖，水田环境也难以提供更多的野生食物。大片水域中的独零河道与圩田就是当时的环境与景观。一旦水灾发生，便是一片汪洋的景象。只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越来越多的水面会被开发成圩田与农田。
沿海冈身区是一个农业较为后起的地区，宋人讲：“昔之赋入，多出于低乡。”
先开发的是低地圩田区，后开发的是深水区和冈身区，低地处于水淹状态，并无树木景观，更多地处于野生草被景观状态。在这种环境下，早期人们的景观经营程度也很低。《盐铁论》有：“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材。然后鮆窳偷生，好衣甘食。虽白屋草庐，歌讴鼓琴日给月单朝歌暮戚。”
太湖地区有江湖之利，固定村落仍处于一种简单化的“白屋草庐”状态。徐修矩是唐末的一个读书人，有许多的潮田，却并不富裕。“徐修矩，吴人，仕为恩王府记室参军，奕世才贤，承家介洁。守世书万卷，优游自适。有潮田五万，步草屋数间，不复出仕。皮日休尝就借书读之，与任晦同时。”
这么多的潮田也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收入，因为感潮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当时肯定很低，与六朝时期差不多相同。简单的草屋是做为被记念记载的，当时已经开发的其它地区建筑水平可能较高，然而，皮日休与他都愿意住这种房子，这种草屋也应该到唐末仍是江南乡村的色调之一，在早期，就应该成为主色调了。田野也是草多的景观，《晋书·食货志》中有记杜预上疏中有：
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于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顷户口日增，而陂堨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

杜所讲的话是那种较高地段的景观与农田状态，晋时的火耕之田已经远离村庄了，早期刚开发时的火耕田却就在村庄周边。早期的低地圩田也是这样，大圩中心是村落所在地，集约化与施肥主要在村庄周围，村庄周围的田最先发生休耕消失、土地连作的现象，外围仍处于休耕与火耕水耨状态。到隋代，《隋书》“地理志”中仍然以火耕火耨以称吴越之地，“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
唐代中后期，这种火耕的场景在江南的大圩中仍然存在，白居易在对他的朋友讲述这一带的风景时指出：“水苗泥易耨，畬粟灰难锄。”
畬田就是烧后存灰的田。说明当时的农田中经常看到烧荒后的场景。由于大圩中有许多休耕地，休耕地是干地，所以，这个时候有麦类和其它杂谷类作物的种植也是正常不过了。这些旱地作物的种植方法也是火耕后播种。所以，真正的景观发展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经过农业人口的增长，经营程度加强，才形成整体的人工化比较强的田野景观。
二．大圩的形成与扩展
火耕水耨是在大圩田中进行的，先形成的圩田往往不是单个圩田，而是整体地浅水中修塘筑浦而后成。先有河道在水中的形成，后有圩田在两边分出。《晋书》中有段记载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孙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涌溢，昔岁作浦里塘，功费无数，而田不可成。

此段记载可以说是最好的证明塘田一体化的过程。低地圩田的产生，必然以塘浦的开通有关。人们早期是在潮沟上略加分水筑岸便成的塘浦，这时的目的在于围田，水面又十分丰富，挤自然地形上的浅水，流向深处积水，由于圩出的田不见得都能种植，也就没有必要挤出狭窄的河道，这时的塘浦非常广阔。北宋时赵霖言：“昔人筑圩里田，非谓得以播殖也，将恃此以狭水之所居耳。”
这种狭水的过程中，自然是在浅水区挖出河泥，堆叠在浅处。到了后期，由于水灾易成，故塘浦愈深，圩岸愈高厚。水中捞泥筑岸，没有一定的技术是不行的，上文讲孙休时筑浦里塘费无数而圩田不成可能就是技术不行引起的。“塘”的原意原本就有筑堤挡水之意，成塘的同时，圩田也形成了。不但三国时期如此，河道与圩田伴生的现象在早期也一直存在。春秋战国时期苏州北部的“疁”是一种早期圩田，这种田本身与河港及河港的堤——“陵道”有关，说明成田与成河是一体化的过程。“疁”的字义就是就是火烧种田的意思。早期的大圩面积很大，必然采用休耕的火耕水耨方式。河塘岸同时是圩岸和道路，秦汉时期运河在嘉湖沼泽地带兴起时，也伴生着做为道路的“陵水道”和作为良田的“摇王田”。
早期的圩田扩展不是单个圩田中的小集团行动，而是屯兵制下河道修浚与屯兵点布局的设置，在其中的火耕水耨与稻作是国家力量的支持，不是小农经济的产物。
早期挖河发生于浅水中，到宋代，由于浅水地带基本上围垦完毕，不得不向深水进军。至和塘的形成是深水圩田的扩展。《梦溪笔谈》有：“至和塘，自昆山县达于娄门，凡七十里，自古皆积水无陆途，民颇病涉，久欲为长堤抵郡城，泽国无处求土。嘉祐中，人有献计，就水中以蘧篨（粗竹席）为墙，栽两行相去三尺，去墙六丈，又为一墙，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实蘧篨中，候干，则以水车畎去两墙间旧水，墙间六丈，皆留半以为堤脚，掘其半为渠，取土以为堤，每三四里，则为一桥，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为利。”渠成便为利，因渠成后圩田也成。这种深水大岸有一定的风险性，难经风浪。赵霖言：“二塘（常熟塘与至和塘）为风浪冲击，塘岸漫灭。往来者动辄守风，往往有覆舟之虞，是皆积水之害”。所以开塘时要对圩田系列进行统一规划。“今若开浦置闸之后，先自南乡，大筑圩岸，围裹低田，使位位相接，以御风涛，以狭水源，治之上也，修作至和、常熟二塘之岸，以限绝东西往来之水，治之次也。凡积水之田，尽令修筑圩岸，使水无所容，治之终也。”

开塘与成田的协同，圩田增多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塘浦河网形成的过程。人口少，圩田少，塘浦的延伸也不长。人口增加，圩田叠加，塘浦进一步延伸。这种过程非一般小农户所能及，军屯、民屯才有能力作这样的统一布置。军屯不是从无序中产生，往往是从一条河上分别展开，堆叠延伸。左思在《吴都赋》里很清楚地描述由此形成的景观。
“屯营栉比，解署棋布。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

这里提到横塘，提到了屯营的设置，提到了有序而规模相当的聚落建筑，说明这种屯田区是有序的，沿塘浦分布的。从宏观的农田原野上，也有了相当的有序与丰收的景像。

其四野，则畛辍无数，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窊隆异等。象耕鸟耘，此之自兴。穱秀菰穗，于是乎在。

河道与圩田错落有致，有井田之像。畛为路径，辍为两陌间的道路，“畛辍”是地广道多之意，已初显塘浦圩田的格局。而“窊隆异等”，正指出这是说高低不平，外边高，中间低的大圩。这时的圩田，尽管不叫圩田，却被许多诗人提到，谢灵运用《诗经》中的“彪池北流”形容东吴之稻田，“连峰竟千仞，背流各百里，滮池溉粳稻，轻云暖松杞。”
在这种形势下，常熟一带首先形成了塘浦圩田的网络化格局。从其它史料看，吴淞江北部的网络格局要早于吴淞江南部。战国末期，黄歇就曾在北部沿江地区经营屯田。
南北朝时此地处于战争前沿，屯田更多，故较早地形成了网络。这一网络兼及低地与高地之间的联系，塘浦河流同时有闸坝体系加以控制。左思言：“百川派别，归海而会。控清引浊，混涛并濑。”
“控清引浊”之术必是塘浦之置闸才能有这种功能，这一带的形势不但有海口的控制，也有高地与低地之间闸的控制，低地蓄清，才可以引流灌溉高地。所以说，五代时的大闸，也不是一个时代形成的，屯田开发的基本水流控制技术，在很早就形成了。在唐前期，太湖东部的屯田达到了一定规模。李翰这样讲：
浙西观察兼吴郡赞皇公，谨择厥官以对明命，浙西有三屯，嘉禾为之大。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余里，乃以大理评事朱自勉主之。元年，冬收若干斛数，与浙西六州租税捋。颂曰：夫伍棋布，沟封绮错；旱则溉之，水则泄焉，曰雨曰霁，以沟为天。

左思只提到屯田的公所棋布，李翰在这里首次提到了圩田棋布，说明五代以前就已经有棋布格局了。吴郡太守谈到了嘉禾三屯，后面又讲二十七屯，屯田的数目二十七个，嘉湖沿远河一带有三屯，还有二十四屯位于吴淞江北部的沿长江一带。长期以来，吴淞江北部的二十四浦可能正与这二十四屯相关，屯田的配置似乎是一浦配一屯。南宋年间范成大曾引一本书时论及时人所提到的常熟之北二十四浦。“又按《中兴小历》：绍兴二十八年，知平江府蒋璨言，太湖者数州之巨浸，而独泄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势有所不逮。是以昔人于常熟之北，开二十四浦，疏而导之杨子江。又于昆山之东，开一十二浦，分而纳之海。三十六浦，后为潮汐沙积，而开江之卒亦废，于民田有淹没之忧。”
浦与屯兵联系，“开江之卒”正是屯兵，一浦对一屯相对应的开江之卒分散设置于浦口。二十四浦南联吴淞江北部的低地地区，直接可以影响低地圩田。就圩田的扩展而言，唐代中期北部地区仍有进一步的发展，常熟塘就是在元和年间修筑的，此塘修成以后肯定形成大量的圩田，因为可以新生出许多此河为纲的河道，“盖酾其渠以泄水利有泾，引其流以至江则有浦，其名甚众，而昆湖、阳城湖之水，皆赖以泄焉。”
唐代早期的人们来到吴淞江观景时，往往感慨于非常宽阔的吴淞江本身。宋之问的《夜渡吴淞江怀古》中有：“气赤海生日，光摇湖起云。水乡尽天卫，叹息为吴君。”交通一般用舟，由于舟在宽大之塘浦中行，所临到的也是一派宽广景色。“倚棹望兹川，销魂独黯然。乡连江北树，云断日南天。”
他们向南看，看不到塘浦圩田，因吴淞江水系弯曲成汇的地方很多，圩田既使存在，也难以有序。向北眺看，才可以看到有序的圩田排列，这也是常熟一带长期开发形成的农田景观。
泪尽江楼北望归，田园巳䧟百重围。

平芜万里无人去，落日千山空鸟飞。

孤舟漾漾寒潮小，极浦苍苍远树微。

白鸥渔父徒相待，未扫才抢懒息机。

唐中前期几乎很少歌颂江南的诗歌，安史之乱未发生时，江南的开发还没有到达一定的水平，水景与田野尚未到达一定水平景观水平。孟浩然是善写景物的大师，在一带走动时竟没有留下什么名作。刘禹锡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景物诗，他留下许多长江中游的岸景描写。在吴淞江处，他感到人烟不多：“吴越古今路，沧波朝夕流。从来别离地，能使管絃愁。江草带烟暮，海去含雨秋。”
正由于安史之乱后朝廷对江南的重视，美丽的江南农田风光才越来越清淅地展现在白居易的诗中。他在杭州做刺史时，常去长洲玩乐。“领郡渐当潦倒年，邻州喜得平生友。长洲草接松江岸，曲水花连镜湖口。”吴淞江附近的水是曲水，可见河道之弯曲成汇的景观仍然依依在目。晚年作了许多对太湖东部环境的回忆之诗，《池上作》中有：“西溪风生竹森森，南潭萍开水沉沉。丛翠万竿湘岸色，空碧一泊松江心。浦派萦回误远近，桥岛向背迷窥临。澄澜方丈若万顷,倒影咫尺如千寻。”
他提到了松江一带“浦派縈迴”，那是塘浦的弯曲。吴淞江两岸的许多塘浦仍因感潮之故而弯弯曲曲的，这种现象到北宋时期仍旧如此，只是到五代才出现高度的棋盘化格局。
唐代中前期的聚落在圩边与岸边，多树木。《泊松江》一诗中有：“震泽平芜岸，松江落叶波。”
非常宽阔的吴淞江到处是树叶，这是岸边多树之故。杜牧《泊松江》一诗有“清露白云明月天，与君齋棹木兰船。风波湖雨一相失，夜泊横塘心渺然”。
在淞江上划船，一有风吹，就偏入周围的塘浦中去了，吴淞江与塘浦是连系的。白居易晚年回忆的江村印象是：有塘有浦，村庄在圩田的中间，村边也有篱笆。“水积春塘晚，阴交夏木繁，舟船如野渡，篱落似江村。”
弯曲的地带的圩田，往往不是屯田之处，而是私圩杂处之地。元朝人王祯回忆圩田格局形成的历史时指出：“筑土作围，以绕田也，盖江淮之间，地多薮泽，或濒水，不时淹没，妨于耕种。其有力之家，度视地形，筑土作堤，环而不断，内容顷亩千百，皆为稼地。后值诸将屯戍，因令兵众分工起土，亦效此制。故官民异属。”

三．村落与植物

唐代聚落位于圩田的中央记载是郏亶作出的，他当时作了田野考古。“古者，人户各有田舍，在田圩之中浸以为家。欲其行舟之使，乃凿其圩岸以为小泾、小浜。即臣昨来所陈某家浜、某家浜之类是也。说者谓浜者，安船沟也。泾浜既小，是堤岸不高，遂至坏却田圩，都为白水也。今昆山柏家瀼水底之下，尚有民家阶甃之遗址，此古者民在圩中住居之旧迹也。今昆山富户，如陈、顾、辛、晏、陶、沈等，田舍比在田围之中。每至大水之年，亦是外水高于田舍数尺。此今人在田圩中作田舍之验也。”
住于低地大圩之中，是当时大多数江南人的选择，因高地的开发不足，旁高地而居的人并不多。陆龟蒙在唐末在吴淞江边的一块沙洲隐居，那地几乎处于荒野状态。“病身兼稚子，田舍劣相容。迹共公卿绝，贫须稼穑供。月方行到闰，霜始近来浓。树少栖禽杂，村孤守犬重，汀洲藏晚弋，篱落露寒舂。”条件很简单，属于草创。“今来观刈获，乃在松江並。门外两潮过，波澜光荡漾。都缘新卜筑，是事皆草创。”
大多数人住在圩田，圩田往往以某塘命名。崔颢有《江南曲》一诗曰：“君家定何处，妾住在橫塘，停船暂借问，或可是同乡。”
妇女说是住在横塘，实际上很可能就是住在某横塘中的某个圩内村庄，同一河塘的人可能就是同乡。开元时王仙芝的《江南曲》也有类似的描述。
长干斜路北，近浦是儿家。

有意来相访，明朝出浣纱。

发向横塘口，船开值急流。

知郎旧时意，且请拢船头。

昨暝逗南陵，风声波浪阻。

入浦不逢人，归家谁信汝。

未晓已成妆，乘潮去茫茫。

“近浦是儿家”，近浦之地就是住在圩中。“入浦不逢人，归家谁信汝。”入浦见人显然不是进入河道见人，是进入大圩里面的村庄。在这种地方交通几乎完全靠船，横塘口一般是圩田与河道的转折处，行舟要费很长的时间。“发向横塘口，船开值急流。知郎旧时意，且请拢船头。”村庄在圩心处，一般的小集市类村庄或集镇分布在河道两岸，因为要利用河道的交通便利才能形成集市。白居易有：“风月万家河两岸，笙歌一曲郡西楼。”正是这样的城镇景观。水环境的丰富，圩田区以农为主，渔业也很发达，渔业的景观比比皆是。在吴淞江上，由于江宽水多，渔船渔网也特别多，“水面排罾网，船头簇绮羅。”渔户不是少数，在一定地区是多数，晚年白居易回忆时有诗句：“鳞差渔户舍，绮错稻田沟。”
“稻田沟”明显是夸张之意，实际上是指形成圩田的塘浦河道。城市的水景往往与水道中的水栅相联系。张籍有诗曰：
江南人家多橘树，吴姬舟上织白苎。

土地卑湿饶虫蛇，连木为牌入江住。

江村亥日长为市，落帆度桥来浦里。

清莎覆城竹为屋，无井家家饮潮水。

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

娼楼两岸悬水栅，夜唱竹枝留北客。

江南风土欢乐多，悠悠䖏䖏尽经过。
　
有市集的江村，坐落于有水栅的圩岸处，水栅是水流交汇之处，以防盗贼。由于潮水的作用，江水也涨也落，人们也饮这种河的河水。这种村庄多有果树，特别是橘树。这种地方，也有许多的渔户居住，无论什么人家，村居中的树木几首都是很多，与六朝时期的一片水域形成鲜明的对比。张籍笔下的渔户居住地，与竹林相联系。
渔家在江口，潮水入柴扉。

行客欲投宿，主人犹未归。

竹深村路远，一作暗月出。

唐中叶的这些茂林景观，正是圩田的大岸环境和排水开发后许多旱地露出引起的。由于土地丰富，野生植被与树木植被非常发达。后期水中辟出田地后多种稻麦，这时土地很多，有树木类的种植。著名的景观点的亭子，往往需要修建者投入很多的劳动力开渠浚水，然后那里了有树木景观。湖洲地区是水环境丰富的地区，水面多且深。“白苹洲”的风景点，因周边的风景绝佳而形成。梁时吴兴太守曾有“汀洲采白苹”之诗句，“至大历十一年，颜鲁公真卿为剌史，始剪榛导流，作八角亭以游息焉。旋属灾潦荐至，沼堙台圮。后又数十载，委无隙地。至开成三年，弘农杨君为刺史，乃疏四渠，浚二池，树三园，构五亭。卉木荷竹，舟桥廊室，洎游宴息宿之具，靡不备焉。”
圩岸的树木景观也很多，特别是柳树，因植柳可以固堤。唐初的柳岸主要发生在主干河道，特别是运河两岸。崔融有诗曰：“洛渚问吴潮，吴门想洛桥。夕烟杨柳岸，春水木兰桡。”
白居易有诗：“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遥忆青青江岸上，不知攀折是何人。”在杭州一带，许多感潮河岸边也有柳树，“浦乾潮天应，堤湿冻初销，金丝刷柳条，鸭头新绿水，雁齿小红桥。”正因为柳与圩岸或河岸的关系，江南柳与其它地区相比显得最多。白居易有这样的看法，“金谷园中黄袅娜，曲江亭畔碧婆婆。老来处处游行篇，不似苏州柳最多。”
苏州的大圩比较多，圩岸多，才形成苏州柳最多的景观。而在没有圩田的时代，除了浅水滩地外，没有这种景观。吴淞江流域比较特别的树种是枫树，江边枫林在秋天一片红色，有格外的风光。陆龟蒙有诗曰：“江霜严兮枫叶丹，潮声高兮墟落寒。”
就是说在秋天农田潮灌之时，也是江边枫叶红了的时候。许多的中唐诗人已经对江南风光有了如画的感觉。许浑有诗曰：

水晚云秋山不穷，自疑身在画屏中。
孤舟移棹三江月，高阁卷廉千树风。
窗下覆棋残局在，橘边沽酒半坛空。
早炊香稻待鲈鲙，南浦未明寻钓翁。

除了橘树以外，吴淞江地区长洲一带的桃李也较多。白居易苏洲咏梅时不忘长洲桃李。“池边新种七株梅，欲到花时点检来。莫怕长洲桃李妒，今年好为使君开。”
树木多，鸟类也多。“南浦桃花亚水红，水边柳絮由春风，鸟鸣喈喈烟濛濛。”

草类野生植被也较多，刚刚开发的低地稻田，芦苇之类非常之多，张籍有《江村行》一诗有：
南塘水深芦笋齐，下田种稻不作畦。

耕场磷磷在水底，短衣半染芦中泥。

田头刈莎结为屋，归来系牛还独宿。

水淹手足尽为疮，山䖟绕衣飞扑扑。

桑村椹黑蚕再眠，小姑采桑不饷田。

江南热旱天气毒，雨中移秧颜色鲜。

这种田不但有芦苇，田头有可供刈割的莎草，这正是休耕状态的稻田野生杂生植被的状态。农业植被中，大部分冈身潮水之地基本上是没有旱地作物，杜预上疏所指水灾过后的情形是：“今者水灾东南特剧，非但五稼不收，居业并损，下田所在停汙，高地皆多硗塉，此即百姓困穷方在来年。虽诏书切告二千石为之设计，而不廓开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盖薄。当今秋夏蔬食之时，而百姓已有不赡，前至冬春，野无青草，则必指仰官谷，以为生命。”
高地一方面硗塉，无青草，没有作物。吴淞江出口处也有一些高地，唐代仍多处于一种荒野状态，在杜牧的《怀吴中冯秀才》讲长洲城外的野草荒芜状态。“长洲苑外草萧萧，却筭游程岁月遥。唯有别时今不忘，暮烟秋雨过枫桥。”
由于野生资源多，作物景观所占比重不是很大。春天泛绿后，一直到夏天，基本上处于这样一种万花齐放，万绿遍地的状态。“吴中好风景，八月如三月。水荇叶仍香，木莲花未歇。海天微雨散，江郭纤埃灭。暑退衣服干，湖生船舫活。两衙渐多暇，亭午初无热。骑吏语使君，正是游时节。”
另外还有水生经济作物莲耦等等。孟郊言：“池中春蒲叶如带，紫菱成角莲子大”。
这些种植不会花费农民很多的种植工夫，因为它们大多处于半野生的状态，可以补充食物，丰富营养。从总体的田野植被变化看，唐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因之前和之后的树木都较少，只有唐代的圩田有更多的树木。到明代，由于农业化程度加强，诗人歌咏江南时看不到非农业类树木：“吴中好风景，最好是农桑。”
只剩下低矮的小桑树，那是一种退化的风景。
早期的太湖流域的圩田开发集中在低地，特别是低地与高地之间。大量的休耕旱地为小麦种植提供了机会。一些地方的特别多，以致江南的夏天景观为之改变。六朝的中国正处于寒冷之期，有许多小麦冻害的记载。这种大圩里面，宋以前不会多少稻麦复种，因为土地是充足的，稻作是休耕的，这时的种麦，只整理出相应的田块既可年年种麦。《晋书·郭文传》中讲郭文区种菽、麦，大量的麦类作物实际上存在于火耕与休耕并行的低地圩田区。晋元帝太兴二年，“吴郡吴兴、东阳无麦禾，大饥”。
小麦与水稻并称，小麦的比重似乎很高。麦稻风光基本上属于不同时间段的稻麦两收，白居易辞别苏州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朝与府吏别，暮与州民辞。

去年到郡日，麦穗黄离离。

今年去郡日，稻花白霏霏。

为郡已周岁，半岁罹旱饥。

这样一种有稻又有麦的农田景观非常壮观，白居易在苏州呆了一年，在同样的时间看到的同样麦黄稻白的场景。白居易的另一首诗中也有麦稻同景的景观，“四月一日天，花稀叶阴薄。泥新燕影忙，蜜熟蜂声乐。麦风低冉冉，稻水平漠漠。芳节或蹉跎，游心稍牢落。春华信为美，夏景亦未恶。”
四月天的夏景中，他看到既有麦，也有稻。大圩内不同的地块有不同的种植，种麦固然很容易，江南的农民一般不种麦，在白居易的叙述中，这种麦稻风光中还隐含着旱灾信息，无水种稻时，人们才种麦。
四．唐末
由于吴越的经营，唐末五代时期，统一的棋布格局形成了。吴淞江流域的圩田已经不再是弯曲之水，而是真正的棋布纵横景观。唐末动乱时人民逃亡，地方势力遭到打击。韦庄避难江南时发现富人的稻田很易被官方没收，“桑田稻泽今无主，新犯香醪没入官。”
这种环境为统一的地方政权提供了重整圩田水利的机会。钱氏取得控制权以后，借着以前的水利系统，进行井田化的横塘纵浦规模。这种景观思想一方面表现出钱氏对古代井田制度的推崇，同样也是对客观水利环境适应。朱长文也用《周礼》中模式评价圩田体系。“自二江故道既废，而五湖所受者多，以百谷钟纳之巨浸，而独泄于松陵之一川，势不能无浸益之患也。观昔人之智亦勤矣，故以塘行水，以泾均水，以塍御水，以埭储水，遇淫潦可泄以去，逢旱岁可引以灌，故吴人遂其生焉。”
这种塘浦河道与大圩体系使整个圩田区形成一个系统，低田与高地也也有良好的水流互动。

古人遂因其地势之髙下，井之而为田。其环湖卑下之地，则于江（吴淞江）之南北为纵浦以通于江（吴淞江）。又于浦之东西，为横塘以分其势而棋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阔者三十余丈，狭者不下二十余丈。深者者，二三丈，浅者不下一丈。且苏州除太湖之外，江之南北别无水源。而古人使塘浦深阔若此者，盖欲取土以为堤岸，高厚足以御其湍悍之流。故塘浦因而阔深，水亦因之而流耳。非专为阔其塘浦以决积水也，故古者堤岸高者须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于民田五七尺；而堤岸尚出于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虽大水，不能入于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则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之水亦高于海，不须决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

钱氏政权开了新洋江以理顺水流与河道。“新洋江，在昆山县界，本有故道，钱氏时尝浚治之，号曰新洋江，既可排潦以注吴淞江，又可引江流以溉冈身也，”
新洋江南通吴淞江，北入长江诸港，与小虞浦约略平行，其间多有横塘沟通。小虞浦何时开挖，无考，但新洋江与小虞浦均系纵浦，两浦之间，多有横塘，在这种基础上，形成横塘纵浦的网络格局。新洋江开浚后，昆山附近的洼地积水可以排入吴淞江，太仓冈身高地也可以得以灌溉。
这一格局一直为后人所称赞。“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由于大圩差不多一样大，河道自然顺直，水不乱行。人们有时在塘浦边上建亭以休闲，“至和二年，前知苏州吕侍郎，开昆山塘而得古闸于夷亭之侧，是古者水不乱行之明验也。”低地与高地之间，有闸以控制水流，高冈地区可以种稻，由于闸的毁坏，宋初冈身难以种稻，但“尚有丘亩、经界、沟洫之迹在焉，此皆古之良田，因堈门坏，不能蓄水，而为旱田耳。”
至于大圩以内也存在有序的次级引流河道。张贲曾在这一带与陆龟蒙、皮日休等写诗唱和。“鲈鱼谁与伴，鸥鸟自成群。反照纵横水，斜空断续云。”
这是唐代文献中几乎难见的关于大圩与圩外笔直的塘浦的记载。由于水利建设，当时的圩岸高厚可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陆龟蒙有大堤一诗，记载了宽大的圩岸。“大堤春日暮，緫马解镂衢。请君留上客，容妾薦彫胡。”
圩边的河道，因着岸边的各样野花，夏日充满了香气。罗隐有诗曰：“采香径在人不留，采香径下停叶舟。桃花李花斗红白，山鸟水鸟自献酬。十万梅鋗空寸土，三分孙策竟荒丘。”
 
由于人口的增多，尽管圩中村占很大的优势，圩岸上的村庄也开始增多，这种村庄有明显的临水特征。首先是集市，达官贵人的游乐之地是在主要关隘之中的圩岸之地。白居易有：“吴中好风景，风景旧朝暮。晓色万家烟，秋声八月树，舟移弦管动，桥拥旌旗驻。改号齐云楼，重开武丘路。况当丰熟岁，好是欢游处。州民劝使君，且莫抛官去。”
至于一般人居圩岸时，往往在小圩之岸或孤立的水缘地带居住。陆龟蒙《南塘曲》有：“妾住东湖下，郎居南浦边。间临烟水望，认得采菱船。”“南浦边”与“东湖下”完全是临水的岸边村落。临水聚落有很美的景观，“村边紫豆花垂次，岸上红梨叶战初。”
唐末时期，大圩形成一个共同体社会。元代王祯曾对这种大圩社会作诗歌颂。“度地置围田，相兼水陆全。万夫兴力役，千顷入周旋。俯纳环城地，穹悬覆幕天。”大圩社会不是一种小农经济的产物，而是大量人力物力动员而成，唐时的屯田军可以有这样的动员能力。大圩与大圩之间以号为记，如果其中有民圩，也一同编号，“官民皆纪号，远近不相缘。守望将同井，寛平却类川。隰桑宜叶沃，堤柳要根骈。交往无多径，高居各一廛。”移民参入其中后，很快成为大圩社会的一分子，“偶因成土著，元不异民编。生业团乡社，嚣尘隔市廛。沟渠通灌漑，堘埂互连延。俱乐耕耘便，犹防水旱偏。”大圩社会内，一片丰收景像，“翻车能沃槁，瀽穴可抽泉。拥绿秧锄后，均黄刈获前。总沾新税籍，素表屡丰年。黍稌及亿秭，仓箱累万千。”
此为元诗，唐末也会是这样的状态。
在吴淞江边或大的塘浦圩岸未涉及的地带，有大量的小圩，这种小圩往往也有几百亩。陆龟蒙是一位隐士，他隐居松江时，隐居地只能选这种小地方。“一耒而耕，一船而渔。”利用感潮环境灌溉。“余耕稼所，在松江南，旁田庐门外有沟，通浦溆，而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则轧而留之，用以滌濯灌溉。”能够利用感潮灌溉，说明田家与居家完全临水。田地四百亩，“有田奇十万步，吴田一亩当二百五十步。有牛不减四十蹄，有耕夫百余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昼夜，则与江通，无别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饥困，仓无斗升蓄积，乃躬负畚锸，率耕夫以为具（具区之具）。且每岁波虽狂，不通缉跳吾防，溺吾稼也。”他的田地都是小圩之地，要亲自排水。以他的努力，竟然也取得了成功。在这种小圩边上，“有地数亩，有屋三十楹。”这是他的居住之处。《田舍》一赋所形容的这种房屋非常简单：“江上有田，田中有庐，屋以菰蒋，扉以籧篨。笆篱楗微，方窦虚疏，檐卑欹而立伛偻，户偪侧而行趑趄。蜗旋顶隆，龟拆旁涂。夕吹入面，朝阳曝肤。左有牛栖，右有鸡居。将行瞪遮，未起啼驱。宜从野逸，反若囚拘。”
这种小圩往往与湖、山相连，正是隐居之人的理想所在。宋元时代小圩增多，人们也逐步迁移于岸边。在皮日休在太湖边发现了一处独立的还有小圩与塍岸的描述。

崦里何幽奇？膏腴二十顷。

风吹稻花香，直过鼋山顶。

青苗细腻卧，白羽悠溶静。

塍畔起鸊鹈，田中通舴艋。

丰水的环境和较多的野生资源，使当时的河水中有丰富的鱼类资源和野生食物资源。吴淞江一带的人可以随意地在河道中围一点木桩和木条，到了时间就可以取鱼。“斩木置水中，枝修互相蔽。寒鱼遂家此，自以为生计。春冰怒融冶，尽取无遗裔，所托成祸机，临川一凝睇。”这种比较简单的临时性渔具，在这么小的捕鱼水面中，竟能捕到这么多的鱼，正可见当时的水质清洁与生物资源丰富。春暖花开时，鱼类开始活动，这时候非常容易捉到鱼。“春水渐生鱼易得，莫辞风雨坐多时。”秋天是著名的松江鲈鱼最肥的时节，陆龟蒙以一叶小舟，“由五泻泾入震泽，穿松陵，抵抗越耳。”游山玩水，船内只有一缸酒，天天钓鲈鱼吃。钓鱼工具极其简单，只有一钓鱼杆。鲈鱼是一种以其它鱼类为食的高级鱼种，这种鱼的密度如大之多，其它鱼就更多了。河道遇旱时，鲈鱼到处可有。“江南春旱鱼无泽，岁晏未曾腥鼎鬲。今朝有客卖鲈鲂，手提见我长于尺。呼儿舂取红莲米，轻重相当加十倍。”
一尺长的松江鲈鱼，这是后期不可比的。鱼类资源的丰富与这时期河道的联通有关，河道联通则鱼类洄游的路线畅通，繁殖上不受阻，自然丰富。许多人都可以像陆龟蒙这样以一叶小舟到处行走，湖泊资源的丰富，河道的修直与畅通，一叶小舟足矣。“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归去来。”

乡村野生植被仍然丰富，唐末仍有休耕，因为宋初也有公休耕。郏亶言：“吴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谓之白塗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所纳租米，亦依旧数，故租户乐间年淹没也。”
由于江东犁的推广和人口的增长，休耕与以前相比，肯定是减少了。休耕地少，圩田中的杂草开始减少，放牛地集中到圩岸了。陆龟蒙的《放牛歌》中有：“江草秋穷似秋半，十角吴牛放江岸。”陆居住的吴淞江河道周边地区，有许多河边沙地，沙地和汇是潮水西上与清水交汇而形成的积沙，有许多沙嘴，沙嘴上有丰富的植被。“柳下江餐待好风，暂时还得狎狎渔翁。一生无事烟波足，唯有沙边水勃公。”也有浮萍，“晚来风约半池明，重叠侵沙绿罽成。”说的是绿萍随沙岸扩张的情形。陆诗中许多的“汀”，就是指这种沙洲。“柳汀斜对野人窗，零落衰條停晓江。正是霜风飘断处，寒鸦惊起一双双。”小洲上有柳，有鸟类。“波涛漱苦盘根浅，风雨飘多着叶迟。迥出孤烟残照里，鹭鸶相对立高枝。”为了税收，沙地受到密切关注。“渤澥声中涨小堤，官家知后海鸥知。”官家比海鸟类知道得更早，那就是为了收税，陆龟蒙这在里用了讽刺之法。这种潮水之地的灌溉是潮水的自然顶托灌溉，“江边日晚潮烟上，树里鸦鸦桔槔响。无因得似灌园翁，十亩春蔬一藜杖。”
唐代，嘉湖地区的蚕桑业尚未兴起，吴江一带养蚕业也很发达。这时农民种的桑树一般是种在村落旁。“四邻多是老农家，百树维桑半顷麻”。

圩内休耕减少，小麦种植增多，往往麦、稻轮作。前年放水种稻，后年排水种麦，稻麦轮作，水稻种植后要排水，排水后就有垅。陆龟蒙的诗中出现了麦垅。

时候频过小雪天，江南寒色未曾偏。

枫汀尚忆逢人别，麦垅唯凭欠雉眠。
更擬结茅临水次，偶因行乐到村前。

邻翁意绪相安慰，多说明年是稔年。

这时期冬天寒冷，已经下了雪，利于种麦。小麦的播种面积当时应该有很多。陆龟蒙看到了“麦烟”之像，那是就是麦浪景观。“竹外麦烟愁漠漠，短翅啼禽飞魄魄。此时忆著千里人，独坐支颐看花落。”由于生产的发达，分化出早晚稻，早稻常常遇旱。“自春徂秋天弗雨，廉廉早稻才庶亩。芒粒稀疏熟更轻，地上禾头不相拄。”旱灾之时，农田既遭鸟灾也遭鼠灾。“凶年是物即为灾，百阵野凫千穴鼠。平明抱杖入田中，十穗萧然九穗空。”
由于当时的生物资源丰富，旱灾时各种小动物与鸟类也出现不正常的富集或迁飞。尽管麦与稻增加，从河道里看农田，却不是单一的稻麦景色，罗隐曾陪人在圩田河道中游历，看到花红稻黄景观。“水蓼花红稻穗黄，使君兰棹泛回塘。倚风荇藻先开路，迎旆凫鹥尽着行。”
在太湖周边地区，那里的圩田是一种小溇港式的小圩，河道与太湖水相联。张贲曾在这里携诗友游历时也是看到深秋时节稻穗与荷花及卢花的景色。
疏野林亭震泽西，朗吟闲步喜相携。

时时风折芦花乱，处处霜摧稻穗低。

百本败荷鱼不动，一枝寒菊蝶空迷。

今朝偶得高阳伴，从放山翁醉似泥。

这时的湖溇地区已经开始开发，出现经典的太湖鱼米之乡景色。
五．小结

综上所述，唐代中后期形成的农田景观，是长期开发的结果。第一步是在一片沼泽地中形成塘浦与圩田，这种景观不是在小农经济下形成，而是通过国家或军队的力量而形成，市场与市镇也在这个基础上形成。钱氏政权时，完全由国家力量整合了塘浦圩田系统。第二步，圩岸景观与圩内作物景观的开始形成，从火耕时代的杂草逐步消失，稻麦形成规模，发生了一个由半野生的杂草与稻田相混合的植被转化到以几乎纯粹的农作物植被，作物景观越加强烈。加上杨柳和其它树木的种植，江南景观开始美丽而壮观，唐代中后期的景观几乎是历史上最美的，因为这时期大圩与河道非常宽大而有序，树木与野生野生植被多样化，江南田野更增加立体化风景。野生植物与丰水的环境使人开阔度增加，加上唐朝诗人的气度，江南美的线条与轮郭被完全绘出。宋代以后，人们越来越住处于小圩以内，野生资源减少，花鸟与树木在生态压力下减少，农作物的种类也较单调，景观质量也相对下降。
国家重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以来长江三角洲环境变迁史研究”，批准号：09＆ZD06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批准号：06JJD770008；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创新基地项目，批准号05FCZD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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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ormation of Jiangnan agricultural landscape in last period of T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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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ypical Jiangnan landscapes was formed slowly step by step, for a long period, the water environment and swidden agriculture made the artificial landscape under fewer developed. In Six dynasties, there were emerged landscape like a chessboard net of big Wei rice fields and rivers under armed agricultural system, up to middle Tang dynasty, the good landscape in Jiangnan appeared in every side. At the last period of Tang dynasty, big Wei and Tang-Pu net system was formed in Wu song river valley, chessboard net in a wonderful beautiful state. Based on this net work, pretty field landscape accompanied by a mount of wild landscapes, especially the fishing  water environment and wild vegetation, constituted the typical Jiangnan landscape. Through the describes made by poet with special temperament in Tang dynasty, the typical good Jiangnan landscape stamp was also formed i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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